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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朗 的 天
陈祖芬

时间如此巧合。两个
!

月
"#

日，
只是相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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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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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负责攻取杭州的第三野战军七兵
团前线指挥部，获取杭州国民党军弃
城南逃的情报，令所属第二十一、二
十三军快速向杭州急进。

(

月
)

日解
放军进杭州城的时候，唱着一支歌：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

年后的
!

月
"#

日，我从北京
飞往杭州，舷窗外，同样是个明朗的
天。

孩子气指数

我是来杭州参加中国国际动
漫节的。喜欢动漫节的人都很小。
人在动漫节，就好比人在童话里。
不过，到底是动漫节把人变小了，
还是因为现在的人心理年轻思想
活跃想象丰富所以才水到渠成地
有了动漫节？

每个人都有小时候。但是上世纪
(%

年代的小孩，只能玩单调的游戏，
譬如打弹子，跳皮筋。六七十年代的
小孩，唱语录歌，当红小兵。八九十年
代的小孩，世界在他们面前打开。从
迪士尼到芭比，从黑猫警长、机器猫，
到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而且不仅
小孩的思维像变幻莫测的游戏机，就
是成人的想象也变得无边无际。画家
韩美林，写《活着》和《兄弟》的作家余
华都成为中国国际动漫节动漫产业
发展的特邀专家。

动漫节是应运而生。
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有诸种指

数，我想再加上一个指数：孩子气指
数。

孩子气指数，就是简单的快乐和
飞扬的心灵，就是无限的想象和不尽
的创新。

中国国际动漫节，是检阅建国
$%

周年的一个缤纷的篇章。幸福快
乐是我们的目标，让我们一起慢慢变
小。小的东西最可爱，最活泼。

新中国成立
$%

周年的变化，我
想，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思想的风
起云涌和想象的天马行空。

真正的波澜在人心中

刘震云最近推出了小说《一句顶
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这一句话就
是一个时代。

从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走到今
天，有时真觉得我们多活了一个世
纪。前后相隔

)%

年，怎么可能有这么
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呢？

)%

年前
大体有一样的收入吃一样的定量穿
一样的衣服结一样的婚，送一样的结
婚礼物———石膏的主席像。

思想是既定的，生活是既定的，
连动作连表情也是既定的。电视台播
过一部连续剧：《我的青春谁做主》。
我想，

)%

年前，我的一生不用我做
主，因为，每个人一眼就能看见自己
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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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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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幕的中国
国际动漫节，在动漫世界里，只有想
不到，没有不可能。动漫节博览会上，
涌动的人流里，最扎眼的是太多黄色
纸质的皇冠。少男少女戴，大婶大伯
戴，宝宝贝贝戴，爷爷奶奶戴。

戴上皇冠的人，便当然地成了皇
帝。不管是多大岁数还是多么五大三
粗，他们决不认为会有人觉得可笑。
当然，皇帝怎么会怕人笑话呢？表面
看，戴了酷儿皇冠的都成了酷儿的形
象代言人。实质上，不是代言，是宣
言：我是儿童我最酷！

于是又想起刘震云在谈及《一句
顶一万句》时说的：真正的波澜壮阔
存在于人心中———每一个个人的心
中。

每一顶纸帽下都是一个我的人
生我做主的酷酷的皇帝，都是一个最
真实最快乐的人。

还有头上戴猪耳朵的，戴兔耳朵
的，戴几只飞动的蝴蝶的，戴另一种
纸质帽的，上边写着：“灿烂小子”。你
想拥有灿烂人生吗？就这么简单！

酷酷的皇帝或是灿烂小子，还都
喜欢在各个城市的卡通墙前照相。有
个展位前写着：创意的城市，博大的
胸怀。没有创意何谈博大，没有博大
哪来创意？

21世纪什么最可贵？和谐。

有句台词：
"&

世纪什么最可贵？
和谐。

杭州的动博会，有一个展位在出
售一种情侣衫。

*

恤上印着一行字：
“永远做一棵快乐小草”。也许有的男
子汉不愿做小草，那么就做快乐大

草，或是快乐大树，只要是快乐的。
又一个展位摆着一圈桌子，上边

放着一台台电脑和一个个数位板。专
业的动画师在作三维设计。每个动画
师的周围，站着一堆虔诚的孩子。虽
然这些动画师其实也是十几、二十来
岁的小破孩。但是，此时此地，他们是
最了不起的人。不崇拜他们又崇拜谁
呢？已经有好几个孩子坐到桌前，握
住压感笔，在数位板上学着画动画
了。我很想一试，排在一个大约

(

岁
小女孩的身后。可是她跪在椅子上，
正在兴头上，我自知等也无望，只好
失落地离去。
《德鲁克教你当领导》那本书里

有这么一句话：“人类因为实践美梦
而伟大”。这一个个握住压感笔在数
位板上走进动画世界的小孩，或许正
在自信地走向一个个梦想，美丽而伟
大。

为自信浇上爱心，为天真洒上阳
光，为美好打开窗户，为想象插上翅
膀。

展馆里，凌驾一切之上的，当然
是孩子。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女孩，穿
着芭比式的粉色戴帽上衣和超短裙，
套着白色长袜的双腿规整地跪在书
架前，右手拿一本卡通，左手翻着另
一本卡通。还有一个更小的女孩，在
听她姐姐讲书。小女孩也是白长袜黑
皮鞋，还有黑上衣灰短裙，黑上衣的
前方缀着一朵朵灰色的缎花，灰短裙
的后腰上系着一个黑色的大蝴蝶结。
这些杭州女孩的衣裙，都是这么多彩
而和谐。

想象力比一切更重要

动博会大门外，一个小伙子在
往自己的背上系硕大的黑色羽毛
双翅，一个姑娘在往自己背上系硕
大的白色羽毛双翅，他俩正要驾着
想象的翅膀起飞。这些年的电视里
有句常用语：现在生活水平提高
了。其实，比生活水平更高的，是想
象力指数。有本书叫 《财富的觉
醒》，先于财富觉醒的，是想象力、
创造力的觉醒。

再往前，场地上是偌大一座气
垫城堡。孩子们在爬在攀在滑。我
上大学一年级

&+

岁的时候，已经
一米七了。上海公园所有的儿童乐
园只对一米还是一米二以下的儿
童开放。我一直痒痒地想玩。现在
想来，就那么单调的几件秋千、滑
梯和跷跷板，要是有眼前这样的城
堡，了得吗？

可那时，秋千、滑梯和跷跷板，于
我便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东西了，难道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更好玩的？

这一页，重重地翻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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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功夫熊猫》
的美国导演马克·奥斯本，在动漫高
峰论坛讲及他和他的团队用

!

年时
间制作的“向中国文化和香港功夫致
敬”的这部片子，他说：想象力无国
界。当然，《功夫熊猫》的动漫功夫，比
一切细节、一切高科技更重要的，是
想象力。

我们说动漫，我们说的就是想象
力。

气垫城堡上的
&%

来岁的孩子
们，正在从高高的城堡上方陡直地冲
浪般地滑下来，这一代的孩子，他们的
思想和想象，也会冲浪般地波澜壮阔。

我心里汹涌着一份感动。
我的眼睛湿润了。

一切皆有可能

这届政协会开始那天，有人用上
海话喊我，我太意外地找到了我儿时
的伙伴。他是画家冯远。我和他的老
家在上海的同一条小街的正对面，而
且都在三楼。他们趴在阳台上，我们
趴在窗台上，开打！我们把拇指和食
指伸个笔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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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就是枪了。我
们捏紧拳头向对方作抛扔状，这就是
手榴弹了。我们扔一手榴弹就趴到窗
台下趴在战壕里。他的四弟英勇善战
经常一人打我家

)

个。这种无声的战
争怎么打怎么过瘾。因为

(%

年代我
们没有别的玩具，因为那时我们最崇
拜的只有战斗英雄。爸爸带我看电影
《董存瑞》，然后坐上三轮车回家。车
外倾盆大雨，车内大雨倾盆———想着
董存瑞那一声喊：为了新中国，前进！
我哭得一路大雨。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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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我
偶尔地打开电视忽见董存瑞举起炸
药包大喊：为了新中国，前进！我又纷
纷雨下。那时我的潜意识里知道，中
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前进，为了新中
国，前进！

这次想起董存瑞的时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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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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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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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我面对十来位看不
懂来自何方的孩子。这里先介绍两个
词 ：

,-./012

和
,-.34

。
,-.!

/012

就是把动漫世界里的角色，复
制到自己身上，男孩有英雄梦，女孩
有公主梦。自己想办法做动漫人物的
服装，穿在自己身上，然后走秀，然后
摆姿势展现自己。谁让他们是孩子
呢？

,-.34

就是动漫角色的扮演
者。

十来个
,-.34

里，我一看他就
觉得他好像是从游戏机里走出来似
的。他生来就是那个世界的人物。瘦
削的长脸，叫人过目不忘的眼神。前
额左右垂下两绺长长的秀发，脑后扎
一长长的马尾。他说他已经不是学生
了，他不鼓励学生梳他的这种头。这
一屋

&%

来人大体是
"%

出头，但大家
称他“前辈”。

“你不要低估年轻人成长的速
度。”“前辈”教导我。

他们说他们是在实现成年人
的童话梦想。

,-./012

的世界，
是超越现实，是跨越时空，你可以
成为你觉得难以企及的英雄，你
可以穿上你难以想象的华服。所
有的色彩，被他们缝进衣服里，就
好像七彩阳光，披在身上。他们就
进入一个梦幻的世界，他们不再
是他们自己，他们是童话里的角
色，他们就是童话，童话的眼睛，
童话的心情。

其中有一位长得清秀的，来自武
汉。他说他高小时用硬纸板剪动漫人
物，爸帮他涂上颜色做成盔甲。他

&(

岁时穿着自制的动漫服上学了。老师
说你为什么这么穿，他不回答。老师
说你为什么不回答，他说因为今天我
不是我，我是我

,-./012

的人物。
这么说着，他羞涩地笑了。
这些年有一种时尚，叫做：诗意

地生活。这些孩子其实也是在追寻诗
意的生活。天空、大地、高山、小溪、梦
幻、追忆、波浪、涟漪，原本都有诗兴
都有情意，是生活给我们的重礼，是
生命的本义。不过生活好像是一种轮
回，生活前进又前进了，才又向往诗
意拾捡诗意。

一位广州来的
,-.34

说：你夸
张，你张扬，但是走在广州街上也不
会有人看你。

借用一句广告语，叫做“一切皆
有可能”。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
一切皆有可能了。

中国元素

!

月
"#

日，去杭的班机几乎塞
得满满的，叫我想起目前最叫响的
一部国产卡通片名：《喜羊羊与灰太
狼之牛气冲天》。也是这个

"#

日，
《指环王》设计总监约翰·豪，赶到杭
州在动漫国际馆签售。他刚刚听说
了白蛇传的故事。看他的神情，这些
中国元素正在涌动着他的西式灵
感。

中国元素，这几乎已经是一个流
行词常用词，看好中国就爱上中国元
素。刚结束的春季戛纳电视节，中南
卡通尚未完工的《郑和下西洋》，那充
满中国元素的水墨宣传画一下让十

几个国家买去片花。中南卡通的动漫
产品已进入

$)

个国家和地区的播映
系统，玄机公司的《秦时明月》也被翻
译成

+

国文字，发行
"!

个国家和地
区。而《喜羊羊与灰太狼》，报载业内
人士估计，这只羊的市场价值超过
&%

个亿，称之为中国最值钱的一只
羊。喜羊羊们喜气洋洋地唱响了一支
歌：

在所有天气

拥有叫人大笑的力量

虽然我只是一只羊

我想，因为这是一只中国元素的
羊。因为中国的元素喜洋洋。

我不知怎的想起黑鸭子组合唱
的《好人好梦》，有几句尤其叫我动
心———

告别那昨日的伤与痛

我的心你最懂

我和你走过雨走过风

慢慢地把心靠拢

…………

笑口常开，是美好的心愿

!

月
"#

日晚，第五届中国国际
动漫节开幕式。

走进剧院，第一眼看见的，是撑
满左右两侧的闪亮的翅膀。演出开
始，两翅之间的屏幕化为蓝天白云和
托起的五星红旗。

$%

年前，解放军举
着五星红旗走进杭城，唱着：解放区
的天，是明朗的天。

第一个节目，是《笑口常开》。主
持人说他童年时没有动画片，有一
本连环画就不错了。说笑口常开，是
我们的一个心愿。演唱者穿一身鲜花
出场了。我想起两本书的封面，也是
这样满是鲜花。那是时事出版社的
《女人要宠》和《男人要哄》。其实每个
人都有被宠被哄的需求，只是现在可
以大声说出来了。现在是什么？现在
可以张扬着你的张扬，想象着你的想
象，美丽着你的美丽，无限着你的无
限。

然后有小提琴伴奏的舞蹈《梁
祝》和群舞烘托的独唱《满江红》。我
想中国人柔如梁祝，刚似岳飞，柔可
化蝶，刚可笑饮匈奴血。俄罗斯名扬
天下的歌唱家维塔斯在台上对观众
说：我爱你们，你们很棒！

是的，我们很棒。
"%%(

年办第一
届动漫节的时候，还摸不着头脑，更
不清楚国际上应该请什么人来参加。
今年这届有

)#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
有

"!

个国家和地区的
&(("

件作品
参赛。光是

(

月
&

日那天就来了
"$

万的漫迷。
是的，我们很棒。我们有蓝天白

云，有两个翅膀，一个叫改革，一个叫
开放。

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有一份和平
接收杭州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
则》。解放军大多穿着草鞋坐在马路
边上，那么安静，秩序井然。有的百姓
甚至不知道这就是解放了。

这是
&'!'

年
(

月
)

日。
(

月
(

日，解放军从杭州挺进萧
山。一路上萧山的学生们挥着小三角
的彩旗，解放军唱着：解放区的天，是
明朗的天。

﹃
我

的

心

向

着

你

们
﹄

︱
︱︱
茅
盾
先
生
二
三
事

周

明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先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
主席、文化部长、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协主
席的茅盾先生，于

&'#&

年
)

月以
#(

岁高龄辞世，
如今已过去

"#

年。然而先生杰出的著作传世，精
神永在，风范永存。

我认识茅盾先生虽是在上世纪
$%

年代初，但
接触较多，逐渐熟悉起来却是在“文革”之后，特别
是粉碎“四人帮”的

&'+$

年以来，因工作关系，常
常去拜访先生，求教于先生。当然，我是作为一个
文学刊物的编辑，一个后生晚辈，怀着崇敬的心情
去接触先生的。而先生所给予我的教益，是我终生
难以忘怀的。

我记得，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后，由
于周总理的关怀和提议，后经毛主席批准，《人民
文学》几经波折，得以复刊。当

&'+$

年
&

月
"%

日，
复刊号出版后，当天我即奉编辑
部之命，带了五本刊物，给茅盾先
生送去。他一见高兴极啦！立即仔
细翻阅着刊物，爱不释手，兴奋地
说：“喏，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
任主编呢！”他见复刊号的《人民
文学》封面用的是毛泽东的手书，
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
他这是

&'$"

年
!

月写的，这次经
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刊用。他说，
&'!'

年《人民文学》创刊时他就
请过毛主席题写封面字。

那次，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
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他
说，全国刚刚解放的

&'!'

年
+

、
#

月间，当时他和一批从香港归来
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文化界、知
识界知名人士大都住在北京饭
店。中央决定要他筹办一个刊
物———《人民文学》。创刊号编辑
出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
主席，请他题写封面字。他说，为
此毛泽东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
呢。

听到这意外的信息，我喜出
望外，便冒昧向先生提出：那封信
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

先生温和地笑了笑说：“在，
在。我珍藏在身边呢。”说毕，他转
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他手里
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
一看，是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信
的内容是：

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

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

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

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这当然是
&'!'

年
'

月
")

日。信中所说的“写了一句话”，即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
词。

读着这封信，我感到格外亲
切，因为它是关于《人民文学》的。
当时我便萌生一个念头，要是这
封信我的同事们都能看到该多
好！于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可否
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

先生慨然应允，却提出：“只
不过，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我
一口答应了。带回编辑部后，大家
高兴地争相传看，还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当时
还不曾有复印机，我便将原稿拿到王府井最好的
一家“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下来，留下底片，原件三
天后按时送还茅盾先生。我眼见先生又小心翼翼
地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这一切，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
此后，因为工作我常常去拜望他。每次去，我

总是见他在伏案写作，那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很令人感动。因而我也不忍心过多打扰他，剥夺他
的宝贵光阴，所以总是谈完事很快离开。可是，遇
到他精神好时，他却总是要我多留一会儿，向他说
说刊物工作的情况，近来出现了哪些好作品，有些
什么新作者，创作中有什么问题，等等。他十分关
心创作，关心文学事业，关心青年作者的培养和成
长。常常是有许多初学写作者写信或投稿给他，他
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身体情况较好时，他大体
上都翻看的。我发现，他在交我帮助处理的一些
信、稿上，有的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的，有的他还
亲笔批示：请处理。请参考。可见他仔细看了，并且
注意到了信、稿中所涉及的问题。

&'+$

年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先生和全国人
民一样，欢欣鼓舞，精神焕发。当时他已是

#%

高龄
的老人了！可是当

&'++

年
&%

月，《人民文学》召开
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邀请他出席讲话时，他欣
然应允了，并做了认真准备。当时编辑部派我去同
他商量，他详细询问了座谈会讨论的情况，以及哪
些作家参加，谈些什么问题，与会作家在“文革”中
受迫害的情况，等等。他于

&%

月
""

日下午，来到
东城礼士胡同

(!

号，会见了与会作者，并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是个久不写作的老作家
了。听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这么一个会的消
息很兴奋。多年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只有在打倒
“四人帮”之后，才有可能开这样的会。这次座谈
会，人数不多而方面甚广；作家而外，有诗人、评论
家，都是文坛上久经考验的坚强战士，卓有贡献，
向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和热爱。现在共聚一堂，畅
谈心得，交流经验，必将对创作的繁荣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我以文坛一退伍老兵的身份，躬逢其
盛，能向各位学习，不但兴奋，并且感到荣幸。我知
道有好多同志曾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现在

云开日出，相信今后一定会逐步做到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在讲话中，先生还语重心长地提出希望
评论工作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短篇小说要短而
精。还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
题，发表了宝贵的意见。他最后谦逊地说，我所讲
的，算是作为一个老兵的希望吧。

到了年底，
&"

月
)&

日的上午，他又出席了《人
民文学》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时他已
是

#&

岁高龄，看上去虽然身体尚好，但步履艰难多
了。当他走进会场，全场热烈鼓掌欢迎。他即席讲了
话，动情地说：今天我很兴奋，也很愉快。刚才主持
会议的张光年同志要我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
讲几句话。作家协会主席是曾经担任过，中央也没
有命令撤销过。“四人帮”却不承认我们，连中国文
联也不承认。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决

定。所以今天，我还是要以作家协
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他不
无激动地回忆说———

第一次文代大会，是
&'!'

年
开的，在那个会上毛主席讲了话，
周总理也讲了话，我记得在这个
会上选出了全国文联主席和副主
席，主席是郭沫若，两个副主席：
一个是周扬同志，一个就是我。后
来我们就一直没动过，直到“四人
帮”上台那个时候……“四人帮”
把我们当敌人，一棍子打死，提出
要砸烂文联、作协，这种对我们的
法西斯暴行，也是他们篡党夺权
的阴谋组成部分……现在各方面
都在关心文联和各个协会是不是
应该恢复了，这件事情不光是恢
复一些机构的问题，而是标志着
党的文艺事业重新向前迈进；这
对文艺工作的发展，对贯彻“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有利的，
对于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互相
交流经验，也是有利的；对于我们
如何辅导广大的业余文艺工作者
也是有利的……还有，要恢复刊
物。《人民文学》虽然已经恢复了，
还有很多刊物没有恢复。比方《文
艺报》，也应该恢复……

这些话，现在我们看来，也许
并不感觉到它有多大分量，可在
当时，这是在放“炮”啊！在场的同
志无不敬佩茅盾先生的勇气和力
量。他的讲话不断被掌声打断，顿
时会场的气氛活跃和热烈起来。
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啊！

此后，他又力所能及地参加
了一系列会议；

&'+#

年
(

月
"+

日—
$

月
(

日的中国文联全委扩
大会，

&'+'

年
'

月
&&

日举行的
全国文代会，等等，为党的文艺事
业的繁荣和发展，付出了宝贵的
心血，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重要会
议及接待外宾的活动，那时，茅盾
先生主要是集中精力撰写他的长
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这对
一位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的老人
来说，是非常迫切、艰巨的任务。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茅盾先
生是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是
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以文
学为武器，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

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一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尽
管后来失掉组织关系，但他依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
工作。他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坚定的信念，因而他
在生命垂危的时刻，留下了两项崇高的遗愿：一是
致信中国作家协会，捐出

"(

万元稿费，建议设立长
篇小说奖，用以繁荣祖国的文学事业；一是致信党
中央，要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自豪地
宣称：如蒙追认，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

年
)

月
)&

日，党中央决定：恢复茅盾同
志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籍，党龄从

&'"&

年算起。
这是一项鼓舞人心的决定。当然也有些遗憾，

因为决定在他身后。其实这也是先生的本意。
原来是

)

月
&!

日，茅盾在医院的病床上，大
概是有不测感觉，提出想坐起来写这么两封信，他
说这是他久久的心愿。儿子韦韬便委婉地告诉他：
你现在坐不起来了，没有力气。你口述，我记录好
了。当儿子笔录完毕，给他读了之后，先生点了点
头，硬是挣扎着要起身签名，韦韬于是用手扶持
着，助父亲一臂之力，使得老人才勉强握起笔，郑
重地在致党中央和致作家协会的两封信上颤抖地
分别签署上了沈雁冰、茅盾五个大字，但是他嘱咐
儿子要在他死后递交。他还喃喃细语说：我死了，
反正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如蒙追认，将是我一生
的荣耀。

为什么先生要求将这两份遗书一定在他死后
递交中央呢？据韦韬说，去年夏天，先生住院时，曾
有老朋友在探视期间向他提及此事，认为他应该重
新提出申请入党，当时他表示说：我是在党的早期
困难时期加入党并同党一起度过困难的，现在我们
的党胜利了，我就不必要提这个问题了，去和党分
享荣誉。后来，还是韦韬向他介绍，由于林彪、“四人
帮”的严重破坏，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入党，产生信仰
危机。茅盾先生听后镇定地说：唔，这样啊。如果是
这样，我现在倒是要考虑入党的事。从此，他又萌发
了这一信念，直至生命危急时刻，他在遗书中坚定
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终生的理想信念，从心底呼唤
出生命的最强音：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我的心向
着你们！”

这是多么诚挚的感情！多么感人肺腑的心
声！ （头像作者：高 莽）

编者的话：改版后的文学作品版今天跟读者见面了。为区别于

传统的大地副刊，作品版以发表关注社会现实、聚集热点人物的报

告文学，富有纪念意义、生活情趣的历史掌故和内涵丰富、文笔生

动的微型小说为主，更注重作品的文学性、现实感和文化蕴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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